
上世纪 80年代初，一部《等到满
山红叶时》的电影曾经风靡全国，影片
借发生在长江“江汉”客轮上的爱情故
事，把客轮这种主要客运方式，以一种
浪漫的画卷形式，呈现在改革开放之
初的中国人面前。

“那是江汉客轮运输最火的时
代。”曾经的长江航运管理总局老职工
胡彤华回忆，当时陆空基础设施很差，
只有长江水运相对经济安全。从武汉
到南京，水路992.5公里，客轮时速20
公里，需要62小时才能到达。

站在那个时间点，任何预言家恐
怕都无法想到，40年后，亿万中国人真
会如一千多年前李白狂想的“千里江
陵一日还”。

2018 年，从武汉到南京，不再沿
江走水路。高铁线路共计 543公里，
最快2小时 30分到达，当天往返再也
不是事儿。

曾经风光无限的江汉客轮，也早
已退出客运，变为纯粹的观光游轮。

1978年，我国公路总里程只有 89万公里，高等级路、沥青路和

大江大河上的桥都很少，公路标准低、质量差。当时，世界上已有

近 50个国家有了高速公路，而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还没有起步。“干

线公路虽然有些铺上了渣油路面，但因标准低，平均行车时速只有

30 公里。”原交通部副部长王展意回忆，“睛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

泥”是那时出行的真实写照。

1978 年，钱耕从天津考进北京大学。“每次往返要走北京到塘

沽的公路，全程 172 公里，乘公共汽车，平均行车时速只有 30 多公

里，要穿过 16个村镇，7处与铁路、21处与公路、100多处与农村道

路平面交叉。加上汽车、马车、自行车、拖拉机都在一条路上行驶，

相互干扰，单程需要六七个小时。”钱耕说。

“那时候修路谈不上什么技术。北京到塘沽的公路虽然经过

多次改建，不少路段宽度已达 10 米以上，但一年仍要发生交通事

故 1300多起，死伤 1100多人。”王展意回忆。

为解决公路建设资金短缺的难题，原交通部大胆改革，向国

务院提出采取征收车辆购置附加费等 3 项政策措施的建议。

1985 年 5 月 1 日，国务院发布《车辆购置附加费征收办法》并开始

实行。

中国高速公路建设自此腾飞。1988 年，第一条高速公路——

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。

40年，中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，从疏到密，2017年达到 13.6万

公里，被命名为“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”，由 7 条首都放射线、11 条

南北纵线和 18条东西横线组成，简称为“71118”网，是世界上规模

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统。

高速公路：从无到有从疏到密
1978年，世界上已有近 50个国家有了高速公路，而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还没有起步。改革开放 40年，中国高速公

路从无到有、从疏到密，2017年达到 13.6万公里。

1978年 8月下旬，上海铁路局职工郑祥文和同事去兰州出差，

乘坐上海到兰州的火车。

“108座的车厢竟然装了 250多人。”郑祥文说，各种气味、嘈杂

声和满地的果皮瓜子皮充斥车厢。

那时尚属蒸汽时代，列车时速只有 50 公里，从上海到兰州，

距离约两千公里，列车开了三天两夜。

20 世纪 90 年代，沿海经济开始腾飞，大批内地省份民众前往

东南沿海打工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。从统

计中可以看出，全国铁路客运量在 1983 年首次突破 10 亿人次，但

在 20 年后的 2003 年，这个数字仍然在 10 亿人次上下浮动。“不是

民众不愿意乘火车出行，而是没有运力。”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

授丁长发分析说。

大规模的客流出行，唯有铁路。然此时铁路在改革开放后投

资不足的弊端充分显现，春运买票逐渐成为全国性难题。

据相关统计，1983年至 2003年中国 GDP增长了 22倍，但铁路

营运里程 20年仅增长了 33%。

丁长发认为，那个时期铁路建设一方面是受制于资金、物资和

技术的短缺，另一方面也缺乏相应灵活的机制，修建的动力不足，

思想不够解放，没有开拓更多的融资渠道。

2004年，国务院发布《中长期铁路网规划》，规划到 2020年，全

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0万公里，运输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需要，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。

整个铁路行业为之振奋，并走向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

发展之路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。

截止到 2017 年底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 1978 年的 5.2 万公里

增加到 2017 年底的 12.7 万公里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突破 2.5 万公

里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 66.3%，我国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

的“复兴号”中国标准动车组，实现时速 350公里商业运营，为世界

高铁建设运营树起了新标杆。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高速铁路运营

里程最长、速度最快、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。

铁路：从运力不足到为世界高铁运营树标杆
蒸汽时代，列车时速只有 50 公里，从上海到兰州，火车要开三天两夜。如今我国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

的“复兴号”中国标准动车组，实现时速 350公里商业运营，为世界高铁建设运营树起了新标杆。

“在手机上订了机票，付款，下载电子二维码登机牌，到机场就

可以直接登机了。”如今乘机出行的简便快捷，让 70多岁的吉林延

吉机场老员工鲁延峰感到既吃惊又欣慰，当年机场刚通航的时候，

乘飞机还要开介绍信，买票后要手写座位号。

1978年以前，中国民航全行业旅客运输量 230万人，国内航线

仅 150条，世界综合排名仅为第 37位，旅客运输量在国家综合交通

体系中的比重仅为 1.6%。

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中国民航率先脱离军队，开启了企业

化改革。

1985 年 7 月，19 岁的程凤萍成为中国民航局广州管理局湖南

省局的第一批乘务员。“当时的机型都是小机型，如安-24机型，只

有 48个座位。”程凤萍回忆说，当年能坐上飞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

事，因为有资格坐飞机的人很少。“只有处级以上的干部，凭单位提

供的介绍信才能购买机票。”

1993 年起，国家取消了购买机票必须持介绍信的规定，普通

市民只需出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，便可购买机票。

“不用介绍信了，但票价很贵，大约是普通人月工资的 3 倍。”

程凤萍说，乘飞机还不是普通人能消费起的。

随着航线航班增多，手工售票逐渐跟不上民航市场的快速发

展。2000 年 3 月 28 日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推出国内首张“B2C”模

式电子客票，至 2006 年，电子客票行程单作为统一报销凭证正式

启用。自此，乘飞机出行变为如今这样的流程：在互联网订购机

票，到机场直接拿有效身份证件换取登机牌，再办理乘机手续即

可。如有报销需求，才需要纸质版电子客票行程单，而且凭二维码

登机牌直接乘机、人脸识别登机已成为现实，全流程“无纸化”极大

方便了旅客出行。

“航空运输作为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，已由从属补

充地位，发展成为一种大众化的交通工具。”原交通部副部长胡

希捷说。

截至 2017 年底，我国机队规模已经达到 3261 架，定期航班航

线里程近 700 万公里，民航服务覆盖了全国 88.5%的地级市和

76.5%的县，并与国际上 167 个城市保持通航。2017 年，首都国际

机场旅客吞吐量 9579万人次，位列世界第二。

民航：从普通人坐不起到旅客吞吐量世界第二
1978 年以前，中国民航全行业旅客运输量世界综合排名位居第 37 位。截至 2017 年底，我国机队规模已经达到

3261架，定期航班航线里程近 700万公里，民航服务覆盖了全国 88.5%的地级市和 76.5%的县。

河北邯郸老交警蔡付凯见证了 40 年来城市交通及交通指挥翻天

覆地的变化。

十 字 路 口 一 个 高 高 的 水 泥 岗 台 ，是 那 个 时 代 城 市 交 通 指 挥 的

风景。一个控制盒，中间布置一个简易开关，控制盒与信号灯之间连

接一根电线，交警坐在岗亭里，时刻关注路口的车流量，向左或向右

拨动开关，控制东西或南北方向的车流。若遇有停电或维修就要用

指挥棒指挥交通。这种交管模式被人戏称为：一个岗楼一个台，一根

棒棒管通行。

蔡付凯于 80 年代初期上岗。他回忆道，当时邯郸中华大街与人

民路交叉口还是水泥结构的方形岗台，交警执勤都还是站在高高的

水泥台上。直至 90 年代，水泥岗台逐渐取消，改成了在路口中心点画

一个圆圈，交警站在圈内指挥交通。

“信号灯控制器高级了一些，变成半自动。民警只需要在控制器

里设置好每个方向的红灯秒数，哪个方向车流量多了，就往哪个方向

拨动一下开关，时间一到，开关自动弹回。”蔡付凯说。

后来信号灯的控制虽然达到了全自动化，但如遇紧急情况，还是

需要人手动控制，但已不需要拨动，只要轻轻一按便可。

随着中国车辆总数及人均车辆拥有率的跳跃性增长，交通管理理

念和手段也日新月异。“高清的电子监控、自动测速设备、可实现实时

监控的电子屏，越来越多的新型交通设备逐渐登上时代的舞台。”蔡

付凯说，从以前没有隔离栏不分车道的道路，到现在设施完善安全通

畅有序的道路；从站在固定岗亭手动控制的信号灯，到现在每处路口

联动的交通信号灯系统。而交通管理设施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

了中国交通的巨变。

老交警和指挥棒说再见

本报记者 矫 阳

从拥挤缓慢到日行千里从拥挤缓慢到日行千里
——4040年中国交通车轮滚滚年中国交通车轮滚滚

本报记者 矫 阳

图①图① 上世纪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大街，自行
车和电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。

图②图② 我国自主研制的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大型客机
图③图③ 上世纪80年代的公路养护作业
图④图④ 曾经风光无限的“江汉”客轮，早已

退出客运，变为纯粹的观光游轮。
图⑤图⑤ 如今，绿皮火车在干线上已很

少见。
图⑥图⑥ 20182018年年1010月月2424日日，，港珠澳大桥正

式通车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吕小炜摄摄

图⑦图⑦“复兴号”动车组奔驰在原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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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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